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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村里有个老乞丐 袁 来麻村有
一段时间了遥

人看起来邋里邋遢袁手里头习惯
捏着个破碗袁背后还扛着个打了补丁
的特大号旧麻袋袁 走路一瘸一拐的袁
装着废弃瓶子的麻袋就跟着他的动

作发出哐啷哐啷的碰撞声袁大老远都
能听得到 遥 村里人对他倒也算得上
客气 袁瞧他可怜袁一把老骨头了袁就
没打算把他撵走袁还在他上门时送些
好点的吃食遥

这天中午袁吴家的二媳妇李凤刚
煮好饭菜 袁摆上桌后袁就站在自家伙
房门口往外喊 院野吃饭咯浴 冶吴正刚洗
完澡袁从卫生间里出来院野来了来了浴
冶李凤往楼上看去袁听楼上没动静 袁
眉就挑起来了袁野锋子袁 下来吃饭了
浴 冶吴正钻进伙房 袁往饭桌旁一坐袁拿
起碗筷袁野别喊了袁人不在家袁刚才溜
出去玩儿了浴 冶

野嘿浴都快吃饭了袁还跑出去玩浴冶
李凤忍不住皱眉袁 转身面向饭桌袁眼
睛瞪着吴正袁野你个当爹的也不知道
说说浴 冶吴正夹起菜往嘴里送的手微
微一顿 袁无奈道院野我怎么管钥 人说一
下就溜了袁喊也喊不得袁估计跑大哥
家玩去了浴 冶李凤一琢磨袁从兜里掏出
手机 袁咕哝道院野不成袁得打个电话给
大哥袁让这仔回来袁吃饭还乱跑袁看我
不收拾他浴 冶电话接通袁手机传出声袁
野弟媳袁咋了钥 冶野大哥啊袁锋子在你那
里不钥让他快点回来浴冶李凤边说边往
饭桌边走去遥

野锋子钥没在啊袁又跑出去玩了钥冶
李凤脚一顿袁野没在钥这野仔又不知道
跑哪里去喽袁不在你那袁那我打电话
问问张姐家遥 冶

挂掉电话袁 李凤又拨了几个电
话袁一问袁结果锋子都没在他们家袁李

凤有些急了袁野孩子他爹噎噎冶吴正放
下碗袁摆手袁野知道了袁别急袁可能跑河
边玩去了遥 冶李凤啐了口气道院野你是
不急袁等锋子要不见了你哭死去吧浴 冶
嘴上虽这么说袁李凤心里头却也安稳
了些遥
哪知一语成谶袁连着过了好几个

小时袁锋子半个影都没见着遥 李凤这
下子是真的按捺不住了袁再这么等下
去袁估计天黑了也看不着人袁野孩子他
爹袁这天都要黑了袁疯子还没回来袁该
不会有事了吧钥 冶吴正的脸也是沉重
得很袁野别乱说袁也不盼点好的袁哪里
会有事浴 冶李凤沉默了会儿袁受不住
了袁狠狠地剐了吴正一眼袁野不说有的
没的浴 还待家里干啥浴 出去找锋子
啊浴 冶两人这才像是醒悟般急急跑出
去找人 遥
两人跑去附近的几户人家问袁都

说没见着袁又去田里头河边看袁也没
见袁眼瞧着这天就要黑了袁锋子还是
没找着袁李凤两眼发红袁手都是抖着
打了好几个电话叫人来帮忙找袁打完
就冲吴正吼袁野都是你干的好事浴谁叫
你没看住他让他跑出来瞎玩浴现在好
了浴怎么找也找不着浴冶吴正挨了一顿
劈头骂袁也顾不得跟李凤吵嘴袁野先找
着人再说浴 冶
村里人来了一群袁 零落地散开遥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袁几束手灯的
光不停扫射袁夜里格外得静袁草丛刷
刷作响袁那喊声传得很远袁野锋子要要要
锋子要要要冶

野锋子要要要咳要要要咳噎噎冶 李凤
感觉喉咙火辣得紧袁她扶着自己的脖
子咳个不停袁 村西的刘妈忙拉她坐
下袁野哎呦喂浴知道你急袁别人找着了袁
你又发不出声了浴 冶李凤抓着刘妈的
手死紧袁眼泪不要钱地哗哗流袁上气

不接下气袁野我噎噎我这心里头噎噎
难过啊浴你说锋子尧锋子找不着袁我可
噎噎可咋办呐钥 冶 刘妈叹口气袁也只
好拍拍她的背袁说些安慰的话遥

找了几个小时袁 一些人回来了袁
都摇头遥不知道是谁说了句袁野找不着
啊袁 我看多半是被抓娃娃的给拐走
了袁唉噎噎冶李凤这一听袁眼前一阵发
黑袁忽而又见着吴正垂头丧气地走过
来袁就突然像是得了失心疯似的扑打
上去袁野都怨你浴 你还我儿子浴 还我儿
子啊噎噎冶

吴正脸上顿时出现几条抓痕袁也
不反抗袁像是失了魂袁任由李凤打骂袁
嘴里发出野兽般的小声呜咽遥李凤打
累了袁瘫坐在地上捂着脸袁野我的儿子
才八岁呀 噎噎怎么办啊噎噎冶 众人
面面相觑袁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遥

野该不会被老乞丐抓走了吧钥 今
天都没见他遥冶有人这样说道遥大家一
想袁这老乞丐自从来麻村后袁天天都
见他到处走袁反倒是今天一天都不见
人遥 野天杀啊 冶 李凤嚎啕袁野我的锋子
啊浴 去他娘的抓娃娃噎噎冶

大家越想越觉着是老乞丐拐走

了锋子袁不然锋子不见了他怎么也刚
好不出现了钥 野平常对他也不差啊袁怎
么就是个抓娃娃的浴 冶

野难怪这老头老带着个麻袋袁感
觉是用来抓小孩儿的浴 冶

野报警浴 这事必须报警浴 冶谩骂和
哭泣都杂揉到一块袁 吵吵嚷嚷的袁要
把这夜轰炸开来遥

野别吵了浴 冶吴家大哥突然吼道袁
周围人吓得顿时噤声袁这一静袁就听
出了些东西遥只听南边那小树林传出
细微的野沙沙冶声袁还有隐隐约约的哭
咽袁大伙一个激灵袁紧接着反应过来
往那里奔去遥 声音越来越清晰袁手电
筒往那一照袁光一闪袁就看到一团黑
影半蹲在地上袁 那人被光猛的一照袁
惊得站了起来遥 他不站不知道袁这一
站袁 大伙都看到他对面有个小孩儿袁
定眼瞧袁可不就是吴正家找不着的孩

子锋子嘛浴再拿手电筒往那人脸上一
照袁好家伙浴 还真就是老乞丐浴

吴正的脸顿时涨红袁眼底燃着怒
火袁额头青筋凸起袁上前就给了老乞
丐狠狠一拳袁 一下子将人抡翻在地遥
野我的锋子啊浴 冶李凤哀叫一声袁冲向
前将孩子抱在怀里袁 手不住地摸袁生
怕缺了块肉袁 这泪就止不住地哗哗
流袁 锋子原本就哭得抽抽搭搭的袁这
见了爹娘袁 一下子就哇的哭开了袁老
乞丐摸着自个儿的头袁野哎呦浴 冶叫出
声袁疼得龇牙咧嘴袁在地上打滚遥吴正
抓着老乞丐的衣领又狠狠给了他几

拳袁听到儿子哭袁 忙放了他去看儿子
怎么样遥 锋子身上乱糟糟的袁还有擦
伤袁哭得稀里哗啦的遥 吴正夫妇顿时
又是心疼又是愤恨遥几个村民上前要
将老乞丐压制住袁以防他逃走遥 岂知
老乞丐手脚此时麻利得很袁见有人要
来抓他袁挨了一顿狠揍也顾不上痛就
飞快地从地上爬起来跑了浴 大家一
愣袁认为这老乞丐腿瘸袁跑不快袁反应
过来一追就追上了袁 然而谁能想到袁
这人一抓袁 偏偏像泥鳅似的钻了过
去袁 再加上天又黑 既然就这么在某
个拐角找不着了浴

大家感到惊悚袁又有些不甘和气
愤袁野妈的浴让这老滑头逃了浴冶野报警浴
把这抓娃娃的都逮了浴 冶众人七嘴八
舌袁吴正夫妇此时心里满是儿子失而
复得的劫后余生遥 折腾了一晚上袁松
懈下来已经是累到不行遥李凤红胀着
眼袁安抚着哭累的儿子袁一边抱起来袁
一边向乡亲们道谢袁野谢谢了袁锋子找
回来了袁天也够深了袁乡亲们先回去
吧袁明天再找着那老乞丐算账浴 冶大伙
纷纷应声就回去了遥锋子趴在李凤的
肩头睡着了遥吴正夫妇回家也打算歇
下了袁这一天可真是折腾得够呛浴

第二天清晨袁吴正夫妇叫醒儿子
起床吃饭袁然后再对老乞丐这件事进
行商议袁 锋子却是揉揉自己惺松的
眼袁 一早扯着李凤的袖子问院野妈妈袁
老爷爷去哪儿了钥 冶野什么老爷爷钥 冶野

就昨天救我的那个老爷爷啊钥 冶锋子
睁着圆溜溜的眼睛袁用手比划道遥 李
凤吃惊道院野救了你钥浴 冶 锋子被李凤
突然拔高的音调吓了一跳袁声音不禁
弱了下去袁野 是噎噎是啊噎噎冶 接着
说出昨天发生的事遥

原来昨天锋子出去玩袁碰见了个
中年人袁 那人见他年纪小袁又没有大
人待在旁边袁 就拽着他捂住嘴要带
走袁锋子力气小挣不开袁就被这人强
拉着带走袁结果半路上恰好碰着老乞
丐袁老乞丐一见锋子袁就晓得他是吴
正家的袁见他被一个人牵着袁满脸恐
惧袁 又瞧这人看着就不像个好人袁上
前假意一拦袁高声喝问袁果然有猫腻浴

老乞丐不放人走袁那人急了狠狠
踹了老乞丐一脚袁拔腿就走遥 老乞丐
也不是好惹的袁死命拽着他袁两人争
斗中不小心误伤了锋子袁 锋子就哭袁
老乞丐一分神袁 就被打到了瘸腿袁却
也还是不松手袁僵持久了袁老乞丐直
接往那人身上咬袁咬得死紧袁那人吃
痛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袁拼命甩开这疯
子就仓皇逃走遥 老乞丐受了伤袁牵着
锋子往回走走袁 许久才回到了村子遥
天太黑袁 锋子小小年纪害怕了就哭袁
老乞丐蹲下打算安慰他的时候袁麻村
一帮人突然冲出来袁于是发生了戏剧
性的一幕遥

李凤听完大惊失色袁 反应过来
狠狠拍了几下大腿袁脸上流露出极度
的懊悔袁野糟了浴冤枉人了浴冶末了又冲
锋子吼了一句袁野你咋不早说浴 冶锋子
吓得一愣袁眼泪随着一声野哇要要要冶开
了闸袁此时李凤哪里还管锋子袁扯着
吴正去找那个乞丐袁结果怎么找也找
不见袁像是在人间蒸发了遥

从此以后袁 老乞丐再也没在麻
村里出现过遥

渊作者为天峨高中 2004班学生冤

乞丐
文 | 韦金秀

小说现场

缘分让我遇见叶漫步曳袁爱上叶漫步曳袁想要和叶漫
步曳一起变得更好遥
在初中的时候我就看过叶漫步曳报纸遥 在思绪胡乱

飘摇的课间袁偶然看见同桌在读报纸袁就要来看看袁她
说叶漫步曳报纸是她姐姐给的袁她姐姐在天峨高级中学
就读遥 一块钱可以买到一份袁每一期的内容都不一样遥
我很好奇袁究竟叶漫步曳是什么袁仅仅一张报纸吗钥 她把
知道的都告诉了我遥 天峨高中有一个叶漫步曳文学社
团袁天高学子们向叶漫步曳投稿的优秀文章一篇篇收集
起来袁就出版了一张叶漫步曳报纸遥 报纸上有一个共同
点袁那就是真实袁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身边的事物袁以
写作的方式向大家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遥 一张
叶漫步曳报纸有很多篇文章袁一看就令人沉浸其中袁仿
佛身临其境袁也有学校近期内发生的大事袁就仿佛像
个野播报员冶遥 为什么叶漫步曳没有早点让我知道它的存
在呢钥 一次偶然中阅读了叶漫步曳报纸袁喜欢上了叶漫
步曳报纸遥 感谢我的同桌袁让我有了和叶漫步曳报纸的第
一次接触袁深深的记住了叶漫步曳袁喜欢上了漫步遥 很庆
幸初中与叶漫步曳的初步相识遥
九月如愿进入天峨高级中学遥 军训完之后袁学长

学姐就来各个班级发放叶漫步曳报名表袁有兴趣的同学
就可以报名遥 当时班上大部分的同学都报了名袁害怕
人数过多选不上袁 再加上内向的性格最终没有报名遥

我们班就有三个同学想要加入叶漫步曳袁或许是真的喜
欢叶漫步曳袁喜欢写作吧遥
在班上袁每次有叶漫步曳新报纸袁我都会看袁内心都

是欢喜的袁雀跃的袁也伴随一些遗憾袁因自身原因没能
加入漫步遥 但仍然喜欢叶漫步曳袁这一点是终始不渝的遥
这学期袁我依着骨子里的那股劲袁厚着脸皮去找老

师袁说想要加入叶漫步曳袁因为文学遥 想要提高自己的写
作能力袁在叶漫步曳锻炼锻炼自己遥 我明知道可能性不
大袁硬要想试一试袁就是想在挣扎一下袁看有没有一点
点几率可以进入叶漫步曳遥 与老师谈话袁说了自己的事袁
老师让我写一篇文章试试水平袁先考察考察一段时间遥
而学姐在旁边一直帮说好话袁还让我好好表现遥一有时
间袁就往叶漫步曳办公室跑遥直到一次周六叶漫步曳成员开
会袁学姐热情地邀我进去坐袁说等下一起开会遥 那次会
上袁正是新一届成员进行竞选职位大会袁每位成员都进
行了自我介绍袁表明要竞选的职位袁然后由上一届学长
学姐对我们进行考核袁挑选出有能力的成员任职遥而我
也正好加入了叶漫步曳袁成为了叶漫步曳中的一员遥
遇见叶漫步曳是一种缘分袁遇见即是上上签袁遇见似

一场花开遥

渊作者为天峨高中 2010班学生冤

遇见《漫步》似花开
文 | 姚薇薇

低垂的稻谷
文 | 向梦月

夕阳渐渐退向删减的背阴处

金灿灿地划出一道道平缓与狂热的波浪

垂下沉重的稻穗

生命退缩到自己的角落

一幅画

一个孩子轻轻地掀开海的表面

寻找那位首先点燃烛火的人

这宁静的幻想充满了灼热的渴望

你就是那个孩子

来自一个遥远的午后

穿越时间的隧道摇响月夜的白银

仿佛整个世纪都在静静地哀悼

一处金黄地翻涌一片稻浪

漫长的以往突然皱缩成为一片小小的回顾

生命如低垂的稻禾

在无言的生命中感知了自己的选择

渊作者为天峨高中 1909班学生冤


